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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理论与实践探索

最低工资标准、劳动生产率
差异与就业效应研究＊

王延中　王国洪

【提　要】本研究以我国大陆３１个省份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广义最小二

乘法 （ＦＧＬＳ）实证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我国体制内和体制外就业人员的影响，并进一步

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地区、不同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员的影响。研究表明，最低工资

标准的提高对就业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其中，最低工资标准与体制内人员的就业存在较

弱的正向关系，而对体制外人员的就业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最低

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西部地区

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抑制作用较大。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

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劳动者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较不敏感，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

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有轻微的促进作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劳动者对最低工资标准

的调整较为敏感，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

建议各级政府在制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政策时，应重点调研本地区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

生产率，并综合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以保证

最低工资标准与本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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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最低工资制度诞生于１８９４年的新西兰，其主要目标在于保护低技能劳动者获得合理收入的权

利。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主要因素为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劳资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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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能力，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最低工资标准的上限。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条件

下，若政府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市场出清时的工资水平，则企业和低技能劳动者将按市场出清

时的工资水平签订就业协议；若政府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市场出清时的工资水平，则企业会减

少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雇佣数量，从而导致低技能劳动者失业率的增加和社会总产出的减少。在买方

垄断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若政府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或等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而

高于买方垄断时的工资水平时，最低工资标准不但不会导致低技能劳动者失业率的增加，反而能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积极性，以达到促进就业、减少贫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

自１９８４年我国承认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来，我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最低

工资制度。广东省在１９８８年首次提出要在经济特区试点最低工资制度，１９９２年，深圳市和珠海市率

先公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１９９３年，劳动部颁布 《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标志着我国最低工资制度

的初步确立。２００３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最低工资制度进行了修改，出台了 《最低工资规定》，要

求各省因地制宜地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到２００６年底，全国均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２０１２年，《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对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率进行了阐述，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

增长率要达到１３％以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要达到当地平均工资的４０％以上。① 政府

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低技能劳动者收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和缩小贫富差距，但如果

最低工资标准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不相适应，则可能导致部分低技能劳动者失业，从而使其陷

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因此，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十分重要。

学术界关于最低工资标准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十分丰富，其主要观点可大致概括为两类：第

一类观点大多以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为基础，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导致就业率下降。

Ｓｔｉｇｌｅｒ认为，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会扰乱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致

使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② Ｈｅｃｋｍａｎ等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就业群体的影响不尽相同，最低

工资标准对低技能劳动者群体的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技术稍高的劳动者群体的就业没有影响，

且会导致技术稍高的劳动者群体工资上涨。③ Ｇｉｎｄｌｉｎｇ等对比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对覆盖部门和非覆

盖部门的影响，研究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对覆盖部门的就业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非覆盖部门

的就业几乎没有影响。④ Ｆｅｌｉｃｉａｎｏ实证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性别人群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与女性劳动者群体的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⑤ Ａａｒｏｎｓｏｎ等利用美国餐饮业数据进行研

究，得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将导致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率下降的结论。⑥ Ｎｅｕｍａｒｋ等总结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最低工资标准与就业的相关文献，得出８５％以上的实证研究支持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抑制

就业的结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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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学术界，平新乔认为我国政府在制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应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最

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可能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造成我国部

分产业失去比较优势，最终可能引起经济增长放缓和低技能劳动者失业率上升。① 一些学者运用省级

面板数据或行业数据，验证了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会抑制就业的假设。罗小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最

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的就业存在抑制作用，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了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② 杨翠迎等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我国的就业有轻微的负向影响，其中，最低工资标准

对西部地区的就业有显著的负效用，对东、中部地区的就业有一定的正效用。③ 付文林采用低工资部

门的数据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低工资部门的就业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就

业的负效应更大。④ 部分学者运用更加微观的企业数据，也得出最低工资标准会抑制就业的结论。丁

守海运用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得出，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对农民工就业存在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

的程度与劳动合同法监管的强度正相关。⑤ 马双等以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导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减少，同时，也将引起制造业企业员工工

资的小幅上涨。⑥

第二类观点大多以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或效率工资理论为基础，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

高不但不会导致低技能劳动者失业率的增加，反而会促进就业的增长。Ｃｕｂｉｔｔ等通过研究发现，较

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但可以激励低技能劳动者努力寻找工作，而且可以激励低技能劳动者在工作岗

位上提高工作效率和改善自身技能，以实现低技能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促进

就业的双重目标。⑦ Ｆｌｉｎｎ基于改进的失业搜寻理论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了劳动者与企业谈判的

筹码，诱使部分低技能劳动者积极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促进就业率的增长和工资水平的上升。⑧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利用美国大型零售公司人员的数据分析发现，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较大的就业群体多为青

少年，而美国自１９９６年以来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对青少年的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⑨ 在国内学术

界，蔡昉认为，我国低技能劳动者已由绝对过剩转变为相对短缺，低技能劳动者可接受的工资标准

将逐渐上升，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已经临近，政府应适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以增加低技能劳动

者的收入水平。瑏瑠

综上所述，国内对最低工资标准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假设、

研究对象、研究区域、研究时间段、研究方法等不尽相同，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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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可检索到的文献来看，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数据样本不全，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遍

性。我国实行区域分割的最低工资制度，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各不相同，大多数研究仅选择几个地

区或几个行业进行研究，使得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遍性。二是以往的研究大多忽视了劳动生产率这一

关键变量。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就业效应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劳动者

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应较不敏感；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劳动者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应较为

敏感。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应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相适应。

多年来，我国政府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十分重视，地方政府已把最低工资标准视为调

节居民收入分配和提高低技能劳动者收入的重要手段，然而，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可能引起的社会问

题并未受到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如孙中伟等认为，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依赖性

较强，有些企业甚至将最低工资标准拆分为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和其他补贴发放给低技能劳动者。①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１４．７９％，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最低工资标准的

快速上涨是否科学合理？２０１４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分别为６．２１４４万

元／年、３．１１９３万元／年和２．０３０５万元／年，而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１．７４２２
万元／年、１．５０９８万元／年和１．４８６５万元／年，也就是说，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分别约为中、西部

地区的１．９９倍、３．０６倍，而最低工资标准仅约为中、西部地区的１．１５倍、１．１７倍，相对于东、

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而言，最低工资标准间的差距过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最低

工资标准与劳动生产率是否相适应、其对就业是促进还是抑制？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政府和

学术界均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评价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实

际影响，同时，对我国政府当前大力推进的收入分配改革、减少贫困和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略有贡献：第一，增加了劳动生产率这一关键变量。以往的实证研究遗漏

了劳动生产率这一关键变量，其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产出与劳动生

产率直接相关，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产出越高。因此，本文提出最低工资标准的就

业效应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与本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第二，数

据样本更全，且在参数估计时考虑了组间异方差和组间同期相关问题，使得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加准

确。第三，考虑了地区差异、劳动生产率差异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异。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资水平等存在较大的差距，东部省份是劳动力净流入的主要区域，西部

省份是劳动力净流出的主要区域，中部地区的劳动力既有大量的流入也有大量的流出，因此，本文

对比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地区就业的影响。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最低工资标准

的上限，在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条件下，对比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十分必要。此外，我国

体制内就业人员和体制外就业人员的特点存在较大的差别，本文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体制内

就业人员和体制外就业人员的影响。第四，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较快，实证研究有必要及时跟进。最

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政策，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影响较大。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较为频

繁，大部分地区一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且上调幅度较大，因此，跟踪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就

业的影响十分必要。鉴于此，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增加了劳动生产率这一关键变量，以分省的最低工

资标准数据为样本，在实证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最低工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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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体制内外、不同地区、不同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员的影响，以期为科学制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模型设定与指标选择

（一）模型设定

　　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主要取决于雇主雇佣低技能劳动者的边际利润是否大于０。若低技能劳

动者的劳动产出大于最低工资标准，则说明雇主雇佣低技能劳动者的边际利润大于０，社会对低技能

劳动者的需求不会减少，即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产生抑制作用；若低技能劳动

者的劳动产出小于最低工资标准，则说明雇主雇佣低技能劳动者的边际利润小于０，雇主将减少雇佣

低技能劳动者，从而造成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抑制作用。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产出

与劳动生产率直接相关，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产出越高。为了使模型更加接近现实，

本文除了控制劳动生产率、地区产业结构和在职职工平均工资以外，还对可能影响就业的经济发展

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进出口贸易总额等变量进行了控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α０＋α１ＭＩＮＷＡＧＥｉｔ＋βＸ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表示第ｉ省第ｔ年的就业人数，ＭＩＮＷＡＧＥｉｔ表示第ｉ省第ｔ年的最低工资标准，Ｘｉｔ为

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劳动生产率、地区产业结构、在职职工平均工资、地区ＧＤＰ、人均ＧＤＰ、人均

固定资产投资、受教育程度和进出口贸易总额，εｉｔ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二）指标选择

１．就业人数

本文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为就业人数，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技能的劳动者群体有着不同的影响，

其对低技能劳动者群体的影响较大，对高技能劳动者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小。最低工资标准对体制内

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就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最低工资标准对体制内人员就业的影响应相对较小，对

体制外人员就业的影响应相对较大。体制内就业人员指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国有企

业中就业的全部人员，本文以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来计量；体制外就业人

员数量以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数量来计量；本文的就业人员总数用体制

内就业人员数量和体制外就业人员数量的总和来表示。

２．最低工资标准

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劳动力市场是有效的假设下，提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但在现实世界中，劳动力市场往往是不完善的，鉴于劳资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议价能力的不对等

性和劳动者理性的有限性，政府通常会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来保障低技能劳动者的合法权利。① 合理的

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增进劳动者就业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缩小不同劳

动者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但如果最低工资标准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不相匹配，则会导致

雇主减少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雇佣，从而造成社会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增长放缓。我国实行区域分割的

最低工资制度，各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省内各地区往往也采用不同档

次的最低工资标准。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吸收的低技能劳动者群体规模最大，为了数

据的可比性，本文在实证研究中用省会城市最高档的最低工资标准代表该省的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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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控制变量

除了最低工资标准会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产生影响外，劳动生产率、地区产业结构、在职职

工平均工资、人均ＧＤＰ等相关因素也会对劳动者的就业行为产生影响。此外，从理论上而言，最低

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受政策执行强度的影响较大，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监管越严，其可能对就业的挤

出效应越大。本文从时间维度对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执行强度进行了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政策

的执行强度在各年度并无显著差别；从横向来看，并无明显证据表明各省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

刚性存在差别。因此，本文假定各地区各年度均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仅对非农就

业有约束作用，故本文用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代表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 （非农产业的产值－非农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根据配第·克拉克的产业

结构理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会逐渐提高，第一产业的比重会逐渐降

低。本文借鉴李逢春①关于产业结构测度的方法来测度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指数，产业结构指数＝

１＊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２＊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３＊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

本文选取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我国大陆３１个省份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除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根据各

地方政府公布的相关文件整理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人口和就业

统计年鉴》。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就业人数 （ＴＥＭ）：万人 ３７２　 ９２７．８９　 ２９．２０　 ４５００．０５　 ７２３．６９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 （ＵＥＭ）：万人 ３７２　 ４３２．９７　 １７．４０　 １９７３．２８　 ２９５．１６

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数 （ＰＥＥＭ）：

万人
３７２　 ４９４．９３　 １１．８０　 ２６１５．４４　 ４４８．６４

最低工资标准 （ＭＩＮＷＡＧＥ）：元 ３７２　 ７９１．４８　 ２５０．００　 １８２０．００　 ３２７．６１

劳动生产率 （ＮＬＡＢＰ）：万元／年 ３７２　 ３．７９６１ －４．２８４３　 １２．３１４７　 ２．８５０３

地区产业结构 （ＩＮＤＳＴＲ） ３７２　 ２．２９３６　 ２．０６９０　 ２．７７２０　 ０．１２０２

在职职工平均工资 （ＡＷＡＧＥ）：元 ３７２　 ３１９３２　 １０３９７　 １０２２６８　 １６０９８

人均ＧＤＰ （ＰＧＤＰ）：元 ３７２　 ２９２８３　 ３７０１　 １０５２３１　 ２０３２５

地区ＧＤＰ （ＧＤＰ）：亿元 ３７２　 １２２８９　 １８５　 ６７８１０　 １２０７１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ＰＴＩＦＡ）：元 ３７２　 １７９１３　 １８９７　 ７０２２７　 １３１４０

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 ３７２　 ８．９９　 ０．８２　 ４１．２１　 ５．９７

进出口贸易总额 （ＩＥ）：亿元 ３７２　 ８３５０　 １６　 １０９０００　 １６３００

三、实证分析

（一）基于全样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式 （１）的模型结构和数据来源，为了避免组间同期相关和组间异方差问题，本文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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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最小二乘法 （ＦＧＬＳ）对模型进行估计。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一个方法是计算方差膨

胀因子，方差膨胀因子越大，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越严重。经过检验，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为

１３．７３，大于经验值１０，即模型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且其多重共线性主要与人均ＧＤＰ有关；

当从模型中去除人均ＧＤＰ变量时，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１０，即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被

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内。由于人均ＧＤＰ并非本文研究的关键变量，且其并不影响最低工资标准与劳

动生产率这两个关键变量的显著性，故可以不对模型进行处理。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全国来看，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就业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近年来最低工资标准调

整过快，社会雇佣低技能劳动者的边际利润小于零，从而造成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

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为了进一步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就业群体的影响，考虑到我国体制内人

员和体制外人员就业特点的差异，本文接下来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体制内就业人员和体制外就业人

员的影响。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对体制内就业人员和体制外就业人员的影响存在较

大差异，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体制内人员的就业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对体制外人员的就业存

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我国体制外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竞争性的结构特点。体制内的单位

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一般不具有营利性，基本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在体制内就业的人员编制固

定、流动性差，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体制内就业人员的影响较小；体制外的单位多以营利

为目的，员工的工资变动直接与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关，当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

标准高于均衡工资水平时，企业将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雇佣数量，从而导致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量的

下降。

表２　基于全样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实证分析

变量
全国 体制内 体制外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ＭＩＮＷＡＧＥ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６１９＊＊

（０．０３１２）

－０．２６６８＊＊＊

（０．０４９２）

－０．２１８２＊＊＊

（０．０５２９）

ＮＬＡＢＰ
－０．０８６４＊＊＊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６５５＊＊＊

（０．０１０１）

－０．１２４２＊＊＊

（０．０２０１）

ＩＮＤＳＴＲ
２．２６９４＊＊＊

（０．１５５８）

２．９８０２＊＊＊

（０．２０７１）

１．３０５５＊＊＊

（０．２７０５）

ＡＷＡＧＥ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３３２）

－０．１６５２＊＊＊

（０．０３１１）

－０．１９６９＊＊＊

（０．０３２７）

－０．４０２８＊＊＊

（０．０３５１）

０．３２５１＊＊＊

（０．０４８７）

０．１８９４＊＊＊

（０．０５１７）

ＰＧＤＰ
－０．５０５８＊＊＊

（０．０４１６）

－０．４１９２＊＊＊

（０．０４７７）

－０．３８９７＊＊＊

（０．０４６０）

－０．２３７９＊＊＊

（０．０５６０）

－０．６３８１＊＊＊

（０．０６３０）

－０．４６７４＊＊＊

（０．０７８０）

ＧＤＰ
０．７９５８＊＊＊

（０．０１１８）

０．８７９３＊＊＊

（０．０１０８）

０．７９４５＊＊＊

（０．０１５０）

０．９０４０＊＊＊

（０．０１３０）

０．８２９４＊＊＊

（０．０１８０）

０．８９８１＊＊＊

（０．０１９６）

ＰＴＩＦＡ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９７９＊＊＊

（０．０２７８）

－０．１８１６＊＊＊

（０．０３２５）

－０．２３２３＊＊＊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８１４＊＊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４６１）

ＥＤＵ
０．１６３５＊＊＊

（０．０１９９）

０．１１９９＊＊＊

（０．０１５７）

０．２２６９＊＊＊

（０．０２０８）

０．１５４３＊＊＊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２９０）

ＩＥ
０．１１３４＊＊＊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８６６＊＊＊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１２）

０．１２４４＊＊＊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９９４＊＊＊

（０．０１５３）

９３

王延中　王国洪：最低工资标准、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就业效应研究



续表

变量
全国 体制内 体制外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常数项
３．７００２＊＊＊

（０．２２１０）

２．８９８２＊＊＊

（０．１８７１）

５．２２６９＊＊＊

（０．２４１８）

３．７５４１＊＊＊

（０．２４５９）

０．６４６８＊＊

（０．３２７７）

－０．１１５４

（０．３５４１）

Ｗａｌｄ检验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ＬＭ检验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７３６

样本量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注：（１）用 Ｗａｌｄ检验组间是否存在异方差，用ＬＭ 检验组间是否存在同期相关。 （２）括号内数值为估计系数对应的标准误。

（３）＊＊＊、＊＊、＊分别表示通过了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３、表４同。

劳动生产率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从而导致社会对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减少；另一方

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竞争优势，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就业率

的上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全国、体制内和体制外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均存在显

著的促进作用，这与我国的国情相符。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

生产率相对较高，随着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第二、三产

业就业。近年来，我国第一产业试图改变传统的小规模粗放经营模式，通过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方式

发展第一产业，以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总的来看，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较大

提高，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规模大幅下降，原本从事第一产业的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了第二、三产

业就业。当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距时，劳动力将在各产业之间进行转移。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者的就业效应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

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收了第一产业的部分剩余劳动

力。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了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相对较为充足，实际就业量主要取决于市

场对劳动力的需求。

在职职工平均工资与就业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是企业劳动投入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上升，企业的用工成本将上涨，在劳动者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

下，企业将减少对劳动者的雇佣数量，从而导致就业量的下降。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比较来看，在

职职工平均工资对体制内人员的就业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体制外人员的就业存在显著的促进

作用，这与经济学相关理论及我国的国情基本相符。当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较低时，劳动者倾向于

到体制内就业；当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较高时，劳动者倾向于到体制外工作，以获取较高的工资收

入。在实践中表现为北京、上海、浙江等在职职工平均工资较高地区的劳动者倾向于到体制外就业，

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期望获取较为丰厚的回报；而贵州、云南、甘肃等在职职工平均工资

较低地区的劳动者倾向于到体制内就业，以期获得较为稳定的工资收入。

ＧＤＰ增长与就业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

就业量也相应增加；在经济萧条时期，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减少，就业量也相应减少。人均ＧＤＰ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数。人均ＧＤＰ的高低代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快速

提高减少了社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即表现为人均ＧＤＰ的增长对就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我国人均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就业有轻微的抑制作用，这表明我国资本与劳动配置的比例和技术生产率并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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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等，与劳动供给量相比，资本供给量相对较为充足。在现有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条件下，我

国存在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这进一步说明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不匹配。受教育

程度的提高对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劳动者寻找工作的积极性较高，随

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者寻找到合适工作机会的机率变大，表现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就业呈

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对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从实证结果可以看

出，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明显倾向于到体制内就业。进出口贸易总额对就业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相对而言，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对体制外人员就业存在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对体制内

人员就业的影响较小。

（二）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工资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东部

省份劳动生产率高，产业结构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普遍较高，成为劳动

力净流入的主要区域，吸引了大批中、西部地区的劳动者前来就业。中部省份的劳动生产率略低于

东部地区，但高于西部地区，其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中部地区的劳动力既有大量的流入也有

大量的流出。中部地区在吸引部分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同时，也流出了部分劳动力到东、西部地区就

业。西部地区由于劳动生产率较低、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和低端的第二产业为主，劳动者的工资水

平相对较低，成为了劳动力的净流出地区。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

产率、产业结构特点等各不相同，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接

下来分别考察东、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 （见表３）。

表３　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ＭＩＮＷＡＧＥ
０．１３６１＊＊

（０．０６９３）

０．１７４４＊＊＊

（０．０５９２）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７５７）

－０．１０１４＊

（０．０６１２）

－０．２６４０＊＊＊

（０．０５７４）

－０．２５９７＊＊＊

（０．０５５５）

ＮＬＡＢＰ
－０．２０５３＊＊＊

（０．０３２１）

－０．１２８４＊＊＊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７６７＊＊＊

（０．０１５２）

ＩＮＤＳＴＲ
３．５３９６＊＊＊

（０．４２７８）

１．１４４０＊＊＊

（０．４２９３）

１．８０７３＊＊＊

（０．３７９１）

ＡＷＡＧＥ
－０．０５０４

（０．１１９２）

－０．４４６８＊＊＊

（０．１１０３）

０．０７３５

（０．０８８４）

－０．０９４５

（０．０９５７）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６００）

－０．１１４２＊＊

（０．０５５５）

ＰＧＤＰ
－０．９３０２＊＊＊

（０．１６３８）

－０．１１４９

（０．１７５８）

－０．２６７３＊＊＊

（０．０８２２）

０．１４６９

（０．０９８４）

－０．５４０７＊＊＊

（０．０７８３）

－０．２３２４＊＊＊

（０．０８７６）

ＧＤＰ
０．８１３３＊＊＊

（０．０３６３）

０．９３０２＊＊＊

（０．０３６２）

０．７３８０＊＊＊

（０．０３３１）

０．８１７６＊＊＊

（０．０３０９）

０．７５６９＊＊＊

（０．０１９８）

０．７７５３＊＊＊

（０．０１９６）

ＰＴＩＦＡ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５５４）

－０．２７７９＊＊＊

（０．０７５３）

－０．２２４２＊＊＊

（０．０５９３）

－０．３７３５＊＊＊

（０．０６６８）

０．１３４０＊＊

（０．０６３６）

－０．１２６７＊＊

（０．０６４１）

ＥＤＵ
０．４２２６＊＊＊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５７６）

０．１６０８＊＊＊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６１１＊＊＊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８２０＊＊＊

（０．０２１３）

ＩＥ
０．１８９６＊＊＊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３６４）

０．１２３５＊＊＊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２６９）

０．１５６２＊＊＊

（０．０１６３）

０．１５９４＊＊＊

（０．０１６９）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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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常数项
５．８９９４＊＊＊

（０．４６０２）

１．９０７１＊＊＊

（０．６２５６）

２．８８０５＊＊＊

（０．７０２３）

１．３６８４＊＊

（０．６６２７）

３．６５２２＊＊＊

（０．３７６７）

２．１９４４＊＊＊

（０．４６７７）

Ｗａｌｄ检验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ＬＭ检验 ０．０１１８　 ０．６８３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１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６０５

样本量 １３２　 １３２　 ９６　 ９６　 １４４　 １４４

从表３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

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其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的抑制作用较大。其可能的原因，一是

东、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最低工资标准之间仅存在较小的差别，从而造

成劳动生产率与最低工资标准不相匹配。若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产出大于企业支付给低技能劳动者

的劳动工资，则企业会增加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雇佣数量；若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产出小于企业支付

给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工资，则企业会减少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雇佣数量。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产出

与劳动生产率直接相关，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产出越高；劳动生产率越低，单位时

间内的劳动产出越低。２０１４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分别为６．２１４４万元
／年、３．１１９３万元／年和２．０３０５万元／年，而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１．７４２２万

元／年、１．５０９８万元／年和１．４８６５万元／年，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的平均劳

动生产率与平均最低工资标准之差逐渐减小，造成中、西部地区部分企业雇佣低技能劳动者的边际

利润小于０。二是劳动力出现分层流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西部地区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倾向于到东部地区就业，以获得较高水平的工资收入，而中、西

部地区劳动技能较低的劳动者倾向于留在本地区就业，从而形成了劳动力分层流动的现象。最低工

资标准仅对原本处于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低技能劳动者群体产生影响，而对原本处于最低工资标准

以上的劳动者群体的影响较小。当东部地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时，会及时吸引到与最低工资标准相

匹配的劳动力到东部地区就业；而当中、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过快时，一些劳动生产率较

低的劳动者将会被挤出劳动力市场。三是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总的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产业结构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中部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略低于东部地区，其产业结构以中端制造业为主；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其产业结构以低端制造业和初级农业加工为主。与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对应的劳动力分

别为高级技能型人才、中级技能型人才和低技能人才。

（三）基于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若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产出大于最低工资标准，则说明雇主雇佣低技能劳动者的边际利润大于

０，社会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不会减少，即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行为产生抑制

作用；若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产出小于最低工资标准，则说明雇主雇佣低技能劳动者的边际利润小

于０，雇主将减少雇佣低技能劳动者，从而造成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抑制作用。即当

最低工资标准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相适应时，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提高低技能劳动者就业

的积极性，同时有利于促进低技能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当最低工资标准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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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相适应时，最低工资标准将会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产生抑制作用。从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各省平均

劳动生产率来看，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依次为上海、广东、天津、北京、江苏、山东、浙江、福

建等地，其中上海的劳动生产率为９．８１万元／年；劳动生产率排在后１０位的地区为西藏、青海、安

徽、宁夏、海南、江西、甘肃等地，其劳动生产率均小于２．１万元／年。为了进一步考察在不同的劳

动生产率条件下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本文接下来将劳动生产率大于３万元／年

的样本分为一组，将劳动生产率小于或等于３万元／年的样本分为另一组，然后分别对二组样本数据

进行参数估计。具体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基于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变量
劳动生产率大于３万元／年 劳动生产率小于或等于３万元／年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ＭＩＮＷＡＧＥ
０．１０３６＊

（０．０５９２）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４３２）

－０．２０２５＊＊＊

（０．０４８３）

－０．１３２５＊＊＊

（０．０４５２）

ＮＬＡＢＰ
－０．３３０１＊＊＊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１２３）

ＩＮＤＳＴＲ
２．６２６５＊＊＊

（０．３２５４）

２．５５３６＊＊＊

（０．２５５１）

ＡＷＡＧＥ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７３９）

－０．１２７４

（０．０８６１）

－０．３６８４＊＊＊

（０．０６８２）

－０．２１６１＊＊＊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９４１＊

（０．０５１９）

－０．１６９６＊＊＊

（０．０４７２）

ＰＧＤＰ
－０．６４２６＊＊＊

（０．１１２４）

－０．６３５２＊＊＊

（０．１１２２）

０．００２７

（０．１００２）

－０．５１１８＊＊＊

（０．０６５８）

－０．４５８３＊＊＊

（０．０６７０）

－０．２８１６＊＊＊

（０．０６７３）

ＧＤＰ
０．８５０２＊＊＊

（０．０３４５）

０．８４２８＊＊＊

（０．０３４７）

０．９９７８＊＊＊

（０．０２９５）

０．７８４９＊＊＊

（０．０１８４）

０．７８６６＊＊＊

（０．０１８５）

０．８２６７＊＊＊

（０．０１７５）

ＰＴＩＦＡ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６２１

（０．０５０６）

－０．３５５０＊＊＊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９４４＊＊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７１１

（０．０４８８）

－０．１２１２＊＊＊

（０．０４４６）

ＥＤＵ
０．３５４１＊＊＊

（０．０４８９）

０．３７１９＊＊＊

（０．０５００）

０．１３０８＊＊＊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２０２）

ＩＥ
０．１０５８＊＊＊

（０．０１９８）

０．１１２６＊＊＊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５５９＊＊＊

（０．０１７６）

０．１１８１＊＊＊

（０．０１６１）

０．１２９７＊＊＊

（０．０１６３）

０．１１３２＊＊＊

（０．０１５６）

常数项
５．３９４６＊＊＊

（０．５３２４）

５．６３２８＊＊＊

（０．５４９１）

２．０５９４＊＊＊

（０．５００６）

４．０９１７＊＊＊

（０．３０１３）

３．６９２０＊＊＊

（０．３２４８）

２．０１６０＊＊＊

（０．３５０１）

Ｗａｌｄ检验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ＬＭ检验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０

样本量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表４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

有轻微的促进作用；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有显著

的抑制作用。这进一步验证了最低工资标准应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的假设，即在劳

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劳动者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较不敏感，故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调整不会对

就业产生抑制作用；相反，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劳动者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较为敏感，故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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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很有可能会对就业产生抑制作用。这说明我国上海、广东、天津、北京等劳动

生产率较高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对于竞争性市场均衡工资而言依然偏低，其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

约束力不强；而对于西藏、青海、安徽、宁夏等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明显高

于竞争性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从而造成社会对低技能劳动者需求数量的减少。因此，各地区在制定

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政策时，应重点调研本地区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并综合考虑本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制定与本地区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标准。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分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在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体制内和体制外就业人员影响的基

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地区、不同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员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

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最低工资标准对收入原本处于最低工

资标准以上的就业群体并不存在直接的影响，而对收入原本处于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低技能劳动者

群体会产生直接影响。最低工资标准对体制内就业人员和体制外就业人员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最

低工资标准与体制内人员的就业存在较弱的正向关系，而对体制外人员的就业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表明我国体制外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竞争性的结构特点，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低技能劳动力

市场形成了一定的扭曲。因此，各级政府在制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政策时，应保持高度谨慎的态

度，并加强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同时，关注体制外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正当诉求，努力为

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以避免其出现长期失业的问题。

第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

准的提高对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其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的抑制作用较大。造成东、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对就业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一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而最低工资

标准之间仅存在较小差别，从而造成劳动生产率与最低工资标准不相匹配。二是劳动力出现分层流

动。东部地区是劳动力的净流入地区；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西部地区流动，其中，高技能劳动

力倾向于向东部地区流动，低技能劳动力倾向于向西部地区流动；西部地区是劳动力的净流出地区。

三是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

产业结构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与之相对应的劳动力多为高级技能型人才；中部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要略低于东部地区，其产业结构以中端制造业为主，与之相对应的劳动力多为中级技能型

人才；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产业结构以低端制造业和初级农业加工为主，与之相对应

的劳动力多为低技能人才。因此，中、西部地区应暂缓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或降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的幅度，并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以防止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挤出效应。

第三，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在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劳动者对

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较不敏感，故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调整不会对就业产生抑制作用；相反，在劳

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劳动者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较为敏感，故最低工资标准的过快上涨会对就

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我国上海、广东、天津、北京等劳动生产率较高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对

于竞争性市场均衡工资而言依然偏低，故其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约束力不强；而对于西藏、青海、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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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宁夏等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明显高于竞争性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从而

造成社会对低技能劳动者需求数量的减少。因此，各地区在制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政策时，应重

点调研本地区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并综合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

市场状况等因素，制定与本地区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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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中　王国洪：最低工资标准、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就业效应研究



王延中，山东省东平县人，1981~1991 年先后在山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

北京大学读书，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和社会学博士学位。1991 年

7 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和研究员，科研局副局长，社会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与副所长，监察局局长与

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副组长。2012 年 8 月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担任所长、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研究》及英文刊《人类学民族学国际学刊》主编，

兼任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民族学会执行会长等。

王延中教授当前的研究主要围绕“民族问题”与“社会保障问题”两个

重点领域展开。在“民族问题”领域，自 2013 年起，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重大专项

课题“21 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该课题共设立 58 个县域调查子项目和 10

余个民族乡村调查子项目，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问题调查项目之一，

已经陆续完成近50部县域田野调研报告和问卷调查分析报告集，截止到2017年底已公开出版20余部著作，

发表大量学术论文，报送一批咨询研究报告，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王延中教授发表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民族地区的

廉政建设与社会稳定——基于云南、西藏、新疆干部问卷数据的分析》（合著）、《新时代民族地区决

胜全面小康社会的进展、问题及对策——基于 2013~2016 年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卷调查的分析》（合

著）等学术论文；担任主编主持完成 2015、2016、2017 年度的《中国民族发展报告》（“民族发展蓝皮书”）

和第一、二辑《民族发展论坛》，主持完成《民族团结云南经验：“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

调研报告》《中国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研究》《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调查与研究》等论著；作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副理事长和国家治理研究智库民族发展研究部负责人，围绕民族理论、民族

宗教、新疆西藏、民族地区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问题，开展了大量决策咨询工作。

在“社会保障问题”领域，王延中教授是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做以“企业办社会与中国职工生活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开始，一直持续开展社会保

障问题的调查研究；自 2001 年创办《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社会保障绿皮书”），至 2017 年已

经连续出版 8 部，成为该领域权威性系列读物；出版了《中国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问题》《中国老年保障

体系研究》（合著）、《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反贫困研究》（合著）和英文专著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On 

the Possibility of Equitable Distribution 等；发表的《如何保障农民的健康》《建立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合著）等学术成果引起广泛关注；作为国

务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评估专家及技术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评估专家、国务

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药卫生体制、社

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完善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贡献与影响，王延中教授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

被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多个机构聘为决策咨询委员或专家委员，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7）、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5）、国家“万

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6）等奖励和荣誉称号。

（任朝旺）

王延中教授简介


